
第101期 2011年3月11日 星期五 电子版
!""#$%%&&&'()*+&,'-* ./012( ()1(23+4567'-80

9.:;

周刊

此河可称为官河、潞河、月河，最通用的
称谓乃是南官河，土话又称“长大河”。无论如
何，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她，无可争议地被
作为路桥人的母亲河。

她曾是路桥人的饮用水源，是路桥商业
经济得以繁荣的交通渠道。也因为她的存在，
路桥多了一抹江南水乡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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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南官河开凿，为台
州历史上最大的人工河。据南宋嘉定 《赤城
志》记载：官河在黄岩县东南一里，“自南浮桥
南流至峤岭一百三十里，陆程九十里，广一百
五十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河段，当属
路桥十里长街。

据说，这里曾有“月河渔火”的胜景，水边
的人家只需用绳拴一小桶就可方便取水饮
用，文人为这条河作下“河如弓样月如银”的
诗句，船老大行船到三水泾口则高歌“天上落
雨地上斑，手中无钱到处难”。

古桥、石板路、寺庙、戏台……这些保留
至今的传统建筑见证了彼时的繁荣，及母亲
河对一方子民的哺育之恩。

尚记得童年时常见有人在河水中游泳、
洗衣，还有一次乘坐货船到横街的外婆家，有
种兴高采烈的新鲜感。而那时学校的老师已
经在埋怨河水一天天变脏，听得我也感到些
许惋惜，不知年长的前辈们是否看到了更多
的变化，也和我一样觉得今天看到的母亲河
只是其背影。对着这个背影，该有何感想？

我想，有的人只是麻木吧。
也许站在那个时期，不管是谁，为了生活

得更好都会带着一些歉意做一些有违河道干
净的事情。而到后来，歉意已经没有了，那些
事情却还有人继续做着。这种改变的直接后
果是：曾几何时，原本清澈的南官河开始泛出
一片片黯淡的灰色，两岸垃圾成堆，河水臭味
扑鼻。

人们越来越少谈及母亲河，即便谈起，也
掺杂着些许落寞的叹息。生活中也只能避开
那肮脏的河道，原本亲密无间的“母子”形同
陌路。

要知道，从始至终，不是母亲河离我们远
去，而是我们弃她而去。

不然，为何如今我站在河道管理所的保
洁船中，只闻到一股股刺鼻的臭味，已经全然
无法想象当年人们游泳、洗衣、饮水的情景。
不然，为何河边的景观道鲜有人驻足，临水的
人家竟也紧闭着窗户。

即使到了当下，还有某些老板为一己之
利不惜占用河道，甚至甘冒与政策法规抵触
之险。这些人一定不知道路桥先人对南官河
的敬畏，先人认为，路桥的财气拜南官河所
赐，为了保住这财气，他们不惜改河道，易风
水。

一边是敬畏，一边是肆无忌惮，同为河子
河孙，对待母亲河的态度竟然如此截然不同。

在那个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热火朝天的
时期，作为路桥母亲河的南官河，也越来越多
地承载着八方污染，一度成为了一条名副其
实的排污河。变得又黑又臭的母亲河似乎逐
渐被人们忘却。在强大的利益驱动力面前，有
时候，人类的良知和声音显得那样苍白。直至
其被污染成影响路桥人居环境的最大问题
后，人们才开始从旧时图文中回忆最初的河
道样貌，才越来越清晰地听到了保护母亲河
的唤声。

本世纪初，区委区政府开始对境内河段
实施了一系列的河道疏浚、河岸砌石、绿化和
美化，完善沿河的排污设施，这才改善了南官
河水水质持续恶化的状况。当时，还在全省率
先实行了公司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河道保
洁长效管理模式，对南官河等主干河道实施
常年保洁，配备河道管护工，每天巡航保洁。

从那以后，保护母亲河不再只是梦想或
者口号，而转化为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多年
下来，一条条河道也在逐渐变清。

现在，人们也经常能看到承担河道保洁
重任的师傅们每天驾驶着机动船来回在各自
负责的河段“巡逻”，看到河面上的塑料包装
袋和生活垃圾就打捞起来。这样一来，河道看
上去干净了一些，水质较好的时候，甚至还能
有幸看到河里小鱼来回畅游。

若不是近年来大范围的河道疏浚，若不
是竭力封堵排污口，若不是污水处理跟进，母
亲河不知要变成什么面目。

今天，母亲河自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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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凿之日起，
细枝末节处几易模样，却仍然保留着最大的
轮廓。而倚她而成的路桥，我们生活的地方已
是名副其实的城市。

我们的饮水不再仰仗河水的赐予，因为
我们有了更为清洁便捷的饮水管网。我们的
交通也不再主要依赖河道，尽管埠头的货船
还在运输。我们在河道的两岸栽种树木，精心
修砌两岸的石阶，一心恢复母亲河年轻的容
颜。恢复城市河流空间，还其优美、宜人、充满
生机的原貌，也正在成为人们的追求。

但是，任何关心母亲河的人都不会觉得
这些就已足够，因为我们无法抛弃那段记忆，
也因为恢复自然的步履很蹒跚。

当人们在岸边建起楼房、厂房，径直把排
污口对准河道，这本身就是破坏河流，破坏生
态。即使在现在，城市扩张的惯性还在，人们
改善了生活，却遇到了环境持续恶化的问题。

母亲河是一条见惯了车水马龙的河流，
吸引了商贾聚集，组建了路桥的架构，养育了
路桥人。她也曾被利用、被废弃、被填埋、被重
新认识直至重获垂青。历史证明，河流不能成
为人们的排污沟、垃圾场，若河流没有了健康
生命，城市的生存空间也同样受到威胁。就算
我们的经济和生活不再依靠母亲河，就算我
们的足迹遍及全球，但我们的根仍在此。

我们永远无法想像没有了水流的路桥会
是怎样的一座城市，无法想像人们会以茫然

的态度对待充满污垢和臭气的河道。毕竟，那
都是人们亲身接触的环境成份。

虽说回归自然的情结已普遍蔓延，但人
们不禁发出疑问：母亲河要多久才能恢复原
貌？城市的未来与母亲河的过去能否相容？

当我也问出这个问题时，满怀忧心忡忡。
每当见到河边的住户和商家往河里倾倒垃
圾，或河面上漂浮着家畜尸体，都难以置信人
竟自私至此。也许某些人心中，早已淡忘了母
亲河这个词。试想，如果我们新建了家园，却
见不到曾清澈婉约的河水，我们的所得能够
补偿所失去的吗？如果我们这座城市的象征
是高耸的楼群、宽广的街道、广场乃至车流、
物流，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独特之处？

但站在永安广场的河边时，这些问题有
了略为清晰的答案。这是一个带着优美弧线
的河岸公园，初春时节中午阳光正好的时候，
许多人在岸边晒太阳或是散步。这条绿化带
沿着河岸延伸得很远，虽然河水尚不能算清
澈，但是能够想像，一旦这水清澈如往昔，更
多的人会愿意再一次与母亲河亲密接触。

面对这一切，母亲河只是宽容着，保持着
一贯的平静和舒缓。

也许在她流经的历史中，从未经历如此
短暂却剧烈的变迁。对于她来说，城市太过于
年轻，人们太过于急躁。

母亲河肩负我们的罪责缓缓而去，但请
不要让她流向灰暗。

3月 9日，是保护母亲河日。这个节日不像春节、元宵来得那

么隆重、喜庆，也不像七夕、情人节来得那么浪漫、甜蜜，甚至更多

的人不会记得有这么个节日存在。但凡知道，就会瞬间想起路桥

的母亲河———南官河。南官河就像母亲一般，用她的乳汁哺育浇

灌了路桥这座城市。不止如此，倘若不是因为南官河的开凿，或许

就不存在十里长街的形成，自然也很难想象此后十里长街的兴

盛。如果没有十里长街历经千年的积淀，我们是否能够培育出众

多的商机，又如何有了当下众多的市场？

是的，我们的思绪因为这个特殊却不显眼的节日翻飞而去。

从公元 907年南官河开凿的那个年份开始，直至今日众人对南官

河的扼腕叹息，思考如同灰色的蝴蝶，在时空网格里，飞姿翩翩却

更显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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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河的背影


